
□韩月琴

春风一吹，气温回升，最先感觉到温
暖的是各种花儿，它们仿佛听到了春的召
唤，争先恐后地把花苞吹得鼓鼓的，最后
终于忍受不了内心的激情澎湃，接二连三
绽开了美丽的笑脸。在这明媚的春日里，
大朵大朵的鲜花欢喜地享受着人们的歌
颂与赞美，粉嫩的桃花、艳红的海棠、洁白
的玉兰……但我还是最欣赏那些散落在
乡村田野的小野花。

春日的田间地头，最常见的是俗称
“猪食棵”的一种花，学名叫“宝盖
草”。指甲大的叶片围着嫩茎摆成一个绿
色的圆盘，圆盘里茎的周围环绕着几朵
娇艳的小紫花，花形细长，宛若擎着几
只紫色的小喇叭。它的花朵娇小，每一
株都有长短不一的几根茎，每一根茎都
有几层这样的叶和花。别看它小，舞姿
却不输分毫，只要有一丝微风吹拂，她
就跟随着茎叶摇摆的节拍灵活地扭动腰
身，含羞带笑，摇曳生姿。

荠菜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野菜，但
是你有没有留意过它那雪白的小花朵
呢？三四月间，荠菜的叶子已经长得不

再鲜嫩，从植株的中心抽出一根长长的
细茎，有的能长到十几厘米长，高高地
擎在空中。茎的顶端，一朵一朵洁白的
小花儿迎着春风绽开了优雅的笑颜。整
株花的形态跟油菜花有几分相似，但
是，却没有油菜花那么大、那么张扬。
它总是静悄悄地开放，又静悄悄地落
下，只把一个个三角形的籽包留在长长
的茎上，默默地为来年的盛放积蓄力
量。宋代辛弃疾的 《鹧鸪天·陌上柔桑
破嫩芽》里写道：“城中桃李愁风雨，春
在溪头荠菜花。”在大词人的眼中，溪头
盛开的荠菜花，就是最明媚的春色。这
应该是对荠菜花最美的褒奖了吧！

还有一种开着淡雅的蓝色小花儿的
草，也十分漂亮。上网查过，才知道这
种草的名字叫作“婆婆纳”。它的枝叶
非常茂盛，常常成片成片地连在一起，
好像铺着一层厚厚的嫩绿色的地毯。四
片蓝色的花瓣手牵着手组成一只浅浅的
小碗。阳光下，小小的碗口炫耀似的朝
向蔚蓝的天空，似乎想要跟天空比一
比，谁的蓝色更夺目。众多蓝色的花
朵镶嵌在密密麻麻的枝叶中，微风吹
过，花儿跟着枝叶翩翩起舞，仿佛一

只只蓝色的小蝴蝶蹁跹流连，醉在了春
风里。

除了这些花，乡间野外还有鹅黄色
的马齿苋花、金黄色的蒲公英、紫色的
野豌豆花……春天的乡间，野花多得数
不清。还是朱自清先生的 《春》 里面那
句话说得最贴切——“野花遍地是：杂
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
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我常常想，在乡野沟渠，野生的小
花是自由的，它们遍地开放，无拘无
束，自由自在。它们也是洒脱的，虽然
没有城市里名贵花朵的园圃温室，没有
华丽的名字和浓郁的香气，无论开得多
么热烈绚烂，连个欣赏和鼓掌的人都没
有，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它们追求自己的
梦想，散发自己的芬芳，就这样年复一
年，欢天喜地地为乡村的风景贡献着自
己绵薄的力量。

其实，我们的生活不是也应该像默
默无闻的野花吗？不管有没有人欣赏，
都要热烈地绽放，不为取悦别人，只为
不辜负自己。做最灿烂的自己，在忙碌
的生活中朝着梦想努力前行，才是通向
铺满芳香和阳光的坦途。

春来野花香春来野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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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梅

阳春三月，一望无边的麦田在春风的
吹拂下，犹如一片绿色的海洋。毛茸茸、
绿茵茵、活脱脱、笑盈盈，个个顶着亮晶
晶的雨露，像翡翠那样绿得发亮。

望着绿得发亮的麦苗，我想起了几个
野菜名字，毛茸茸的“毛妮菜”像绽放的
秋菊迎风旺长；绿茵茵的“面条菜”像高
挑的俊小伙活泼可爱；笑吟吟的“荠菜”
伸展开嫩绿细长的齿叶在窥探世界，那鹅
黄的花瓣，像迎春的唢呐，吹响了整个春
天；它们娇嫩的面庞让我至今难忘。

那些年，靠挖野菜充饥，是孩提时代
的一个小欢喜。下午放学后，我和几个小
伙伴匆匆忙忙挎上竹篮子一路小跑冲到麦
田，开始认真地完成父母交给的任务，一
边拔草，一边寻找野菜。如果看见又细又
长又鲜又嫩的“面条菜”，一阵疯抢，看
谁能获得这个稀罕物。

当然有时也是很守规矩的，我们几个
排着队，从田间这头跑到那头，像寻宝似
的满地转悠，结果还是杂草多、野菜少，
个个撅着小嘴抱怨麦田，为什么不多多生
长出来一些野菜呢？后来才知道只有从

“雨水”开始，一直到“谷雨”以后，那
些草啊菜啊随着麦苗一个劲往上拔高，我
们才有机会把篮子塞满。

每年春天，我们把这些野菜当作不可
缺少的食物。农村的家常饭很简单，也很
清淡。早晚是玉米糁稀饭，中午是汤面条
或者是菜糊糊。很少用这些菜摊煎饼或者
爆炒，一来缺少食用油，二来这些野菜也
是稀罕物，一大锅面条汤需要一筐子野菜
来搭配，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个个身强体
健。

现在回想起来现在回想起来，，童年的时光是那样的童年的时光是那样的
无忧无虑无忧无虑，，感觉什么都新鲜而又透着新感觉什么都新鲜而又透着新
奇奇，，关于野菜的美好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成关于野菜的美好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成
为难忘的记忆为难忘的记忆。。

记忆中的野菜
□宋守业

鏊子，对于很多农村长大的孩子
来说，绝对是不陌生的。它是用生铁
铸成的一种炕饼子、烙烙馍等面食的
重要工具，锣状圆形，边沿低中间稍
凸，形同大乌龟壳，底部有三条约两
寸长的腿，呈“三足鼎立”的样子。清
代语言文字学家王筠著《说文句读》对
它进行过专门描述：鏊，面圆而平，三足
高二寸许，饼鏊也。论起鏊子的发明和
使用历史，足有5000年之久。据考古证
实，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先民就创制了
烙饼的陶鏊。有鏊就有饼，考古学家曾
在河南登封高村宋代墓葬发现了一幅
厨娘烙饼图，画面上就有三位执事厨
娘，其中一位用铛在烙饼，从而揭示出
烙饼的悠久历史。

用鏊子炕制烙饼，少不了支鏊子
和烧鏊子这两个程序。支鏊子是个技
术活儿，不能高也不能低。支得太高，
鏊子会受热不均；支得太低，火就烧不
起来。一般是在面案的近旁用三块半
截砖立着，并按鏊子的大小均匀地摆成
一个圆圈状，而后将鏊子三个腿分别稳
当地放于砖上，这就是支鏊子，接着就
可进入烧鏊子程序。烧鏊子也有讲
究。一是人要坐在上风口，这样不会被
烟气熏呛；二是火要烧得热度适中。一
般是先用麦秸做引火，用干燥的玉米秸
或豆秸、芝麻秆烧火，绝不能用柴棒烧
鏊子，柴棒余火足，容易煳鏊子。三
是火心要虚。烧火时秸秆要一把一把
地朝鏊子底下送，不能塞得太多太
急，否则就会不见火苗，只见浓烟，
让人呛得睁不开眼；四是由于烧鏊子
的人要一边烧火一边翻饼，所以必须
把握好时间间隔和火候，弄不好就会
出现火灭或馍饼焦煳现象。

用鏊子烙制饼子馍一般都是两个
人的活儿，大多是女人负责擀面饼，
男人负责烧鏊子、翻面饼。擀烙饼这

活儿，是那个时候老家女人都要熟练
掌握的基本功，而且烙饼要擀得匀而
圆。在那个“红薯汤、红薯馍、离开
红薯不能活”的年景里，小麦面很
少，只有农忙或来客人时，才会烙些
白面烙馍。所以，我家的鏊子主要是
用来烙玉米面饼子馍。儿时印象里，每
当烙饼时，母亲总是一手揪着面饼的一
边，一手搓着那根细细的、长长的纺锤
形擀面杖在面饼上转动起来，很快就擀
出一张好似荷叶一样的馍饼胚。待父
亲把鏊子烧热，只见母亲把擀好的馍饼
胚子用擀面杖一挑，贴着鏊子边往中间
稳稳一摊，不一会儿鏊子上就鼓起了馍
泡。随后，父亲就用一根扁竹竿把它翻
到另一面，这样反复几次，一张颜色金
黄亮堂的玉米面饼就烙好了。用它卷
上小葱和白萝卜制成的凉拌菜，咬上一
大口，在嘴里慢慢咀嚼一番，那面香夹
杂着小葱与萝卜丝的味道，令人回味悠
长。

最难忘的一次是母亲和婶子大娘
一起烙白面烙馍支援灾区的情景。那
是 1975年 8月，老家周围的地区遭受了
一次前所未有的洪灾。为解决当时人
们无法生火做饭的问题，上级安排我老
家对口支援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乡，并要
求我们各村快速赶制一些干粮运过
去。由于用鏊子炕制的烙饼具有易储
存、便于携带的优点，干部们就统一分
配面到户。接着，村庄里出现了妇女们
精神抖擞，暗中较量手艺似的烙馍“战
斗”。每到一户人家，就会发现鏊子“滋
滋”、竹片翻飞，那饱含关爱之意的一张
张白如雪、圆如月的白面烙饼像小山似
地堆满了院落，淌出了一汩汩“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大爱之情。

如今，弥漫着人生烟火味道的鏊
子已不再被人们普遍使用，但作为传承
已久的古老文明符号，伴随着那一张张
凝聚着幸福，充满着友爱的烙饼，都将
永远留在历史记忆的长河。

鏊子与烙饼

□郑曾洋

从春节伊始，疫情让人们不得
不待在家里，沙澧河畔的迷人春光
也因此错过不少。

这天疫情缓解，我驱车回到老
家。陪父母说了一会儿话，就禁不
住郊外春色的诱惑，于是便走出
去，直扑大自然的怀抱。

眼前是一幅怎样的田园风光
啊！头顶湛蓝的天空宛如一块蓝汪
汪的水晶，眼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
麦田，其间还有成片成片金黄色的
油菜花随风摇曳。村边的柳树在风
中舞动着曼妙婀娜的身姿，更有村
民院内房前屋后的樱桃花、杏花在
春风中争妍斗艳，桃花也已经在枝
头打着鼓鼓的花苞，跟其他花一较
高下呢！这些春天的天使伸展了腰
肢，放飞了整个冬天的慵懒，把全
部的美尽情展现。

这样繁花似锦的景色，让我脑
海里不由得涌出“风细柳斜斜”“百
般红紫斗芳菲”这样描写春色的诗
句。但这些诗句都没有课本上秦观
那首 《行香子》 更与眼前的春光相
契合：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
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
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

顺着乡间小路往前走，脚下是
松软芬芳的泥土，路边刚刚萌发出
鹅黄色嫩芽的小草，草间散落着各
种色彩的野花。不远处是一个坑
塘，坑塘里春水粼粼，涟漪浮动，
春日暖阳下，金光闪闪。我知道，
这个坑塘是村民义斋承包养鱼的。
坑塘旁边，是几间农舍，农舍旁
边，停放着一辆绿色皮卡和年前义
斋刚买的白色小轿车。农舍那边，
是几个大棚，里面是种的是蔬菜。
这几个大棚和那边的鱼塘，每年都
能给义斋带来不菲的收入，现在这
两口子正在大棚里忙着呢！

我不想打扰他们，于是继续往
前走，前面传来了“嗡嗡”的机器
声响。哦，这是本家侄子勇军的小
工厂。勇军在老家也算是致富带头
人了，凭着自己的勤劳能干和机灵
头脑闯出一片天地，还带动好多村
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经过了疫情期
间的沉寂，现在已经复工复产，机
器开足马力赶工赶活儿，不知怎
的，这以往听起来令人焦躁的“嗡
嗡”的机器声响，现在却感到竟然
有些悦耳，家乡的田野平添了几分
勃勃生机。

阳光洒落在肩头，暖暖的，我
才发现该回家了。回首再看这碧绿
的麦田，金黄的油菜花，依依的杨
柳，缤纷多彩的花儿，还有水波粼
粼的鱼塘，机器轰响的工厂，不正
是最美的春光吗？

家乡的春天


